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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闵云霄

驰名中外的“土法炼锌”技艺，
在贵州省赫章县承传了300多年，一
度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杠杆。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下，赫章县
壮士断腕，取缔了支撑起财政收入
的“两土”。赫章县的经济一度处于
萧条之中，直接税收损失达1.45亿
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型后赫章
经济呈现良性发展的新格局。《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得知，绿色GDP
大幅增长，带动财政收入增加：2005
年 1.51亿元，增长 42.18%；2006年
2.02亿元，增长33.78%；2007年2.51
亿元，增长 24.03%。北京工商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
表示，绿色经济作为为适应环保与
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
种发展状态，在呈“攀援”状态。

土法“炼锌”
曾经“风光无限”

赫章县地处贵州最高峰韭菜坪
下。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贫
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综合征。赫
章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以洲用
了一连串的形容词：山高坡陡、峰
峦重叠、沟壑纵横、河谷深切……
一组可以佐证以上说法的数据

是：1988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
19341万元，财政收入1659万元。粮

食总产量6.98万吨，人均占有粮食
146.4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191元。
1994年被列为全国592个贫困县之
一。2001年进入新阶段开发扶贫后，
又被列入全国开发扶贫工作重点
县。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向山上
挥刀弄锄，变荒山为粮地，随后又
刨出地下的矿石，点起炼锌火炉，
“那时真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赫章县委办的一位干部说，一到夜
晚，326国道的山上平山、野马川、妈
姑等乡镇，随处可见顶上冒着幽蓝
火焰的“两土”（土法炼锌和土法炼
铁）炉子。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得知，

锌作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工业原
料，也是火箭的重要燃料，在市场
上有着较好的销路。在我国，土法
炼锌因为生产设备投资少、工艺简
单、时间短，所以在云南和贵州非
常盛行。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发展乡
镇企业的口号下，“土法炼锌”一度
得以大力倡导。赫章县粗锌产量一
度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1/6左
右。土法炼锌给贫困的妈姑镇带来
了一时的辉煌，“亿元乡镇”成为妈
姑人的追求。妈姑镇很快成为赫章
县的第一镇，也成为贵州省发展乡
镇企业的一面旗帜。

20世纪90年代，冶炼出的精锌，
市场价就高达上万元，部分人获得
了可观的经济收入。鼎盛时期，人

口不到4万人的妈姑小镇，年产粗
锌1.8万吨，产值高达4亿多元。2006
年，该镇有炼铁企业13家，小炼铁炉
18座，年产值9600万元。全镇涌现出
数十家炼锌、炼铁的百万富翁。赫
章县以其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摘
取了“贵州省发展乡镇企业明星
县”的桂冠。

当地一家报纸在报道一个村子
的成绩时，使用的标题尤为煽情和
自豪———《天桥村上了天桥》。

征兵体检
妈姑镇十年无一人合格

虽然冶炼让赫章县的部分人富
裕起来了，但环境却愈加恶化，对
当地人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极
大的威胁。
“在室外转上1个小时，白衣服

上就会粘上一层黑色的粉末”。一
位当地干部告诉记者。

由于“两土”需要大量的煤炭作
为原料，而地下蕴藏着丰富的优质
无烟煤，仅需万把元的投资即可开
挖，小煤窑开采蔚然成风且屡禁不
止。大量无证小煤窑在妈姑地区出
现，在厂区、农田、山地上全面开
花。

同时，由于资源严重被毁，当地
的生态环境更是急剧退化。

据当地有关部门介绍，由于在
山上乱开小矿，乱砍滥伐，致使山
体松散，加上河道大面积堵塞，妈

姑县近年来频繁发生山洪灾害。而
薄薄的土壤层经历几次雨水的冲
刷，出现了另一番状况：“地里的包
谷一年比一年矮，石头却一年比一
年高。”有人如此形容。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赫章县

环保问题却开始显得无比尖锐起
来。当地卫生系统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赫章县尤其是妈姑镇，
与炼锌相关的职业病
问题非常突出。
据他介绍，由于锌

矿中含铅，土法炼锌过
程中排出的气体、废渣
等都有大量铅积存，而
铅中毒则直接危害人
的神经、血液、肝、肾
等。据悉，人们一旦发
生铅中毒，特别是儿
童，常常诱发中毒性脑
病、中毒性肝病，直至
死亡。

1994年，贵州省职
业病医院到赫章县进
行铅中毒现象普查，发
现妈姑、何家冲等小炼
锌集中的地方，1—3级
的铅中毒人群大约占
该地总人口的30%以
上，中毒者血中铅含量
比正常人高十几倍甚
至上百倍。调查还发
现，越是炼锌时间长的
地域，铅中毒的比例和
程度越高。与此相伴随
的，是癌症与硒肺病发
病非常普遍。据悉，
1986年至1996年，妈姑
镇没有一个合格，应征
青年的血液里，铅、镉
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
标。

有着50年历史的
老国企赫章铅锌矿，由
于种种原因在1988年
前后几乎全部停产，
3000多名员工每年靠
政府补贴过日子。时任
党委书记魏敬录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
“我们厂的职工患癌症
的比较普遍，不少癌症
患者都是刚退休，才50
多岁就去世了。”
“炼锌产生大量废

渣，雨水浸刷后有毒物质流入河流，
污染了地下水和土壤。”一位群众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不少因炼锌
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搬离本地。

贵州大学的环境专家彭德海曾
对赫章土法炼锌区的河流水体和
沉积物进行研究后发现，水体和沉
积物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而某些堆

放炼锌废渣堆的地方，水体和沉积
物重金属污染均非常严重。

而近10年来，炼锌区河流水体
重金属污染呈现出加重特征，沉积
物中Pb、Zn污染呈减轻趋势，Cd和
Cu污染则加重。

据省环保部门测算，要彻底治
理妈姑的环境污染，需要3至7亿元
巨资。而此前50年中，妈姑镇炼锌上
缴的税收，总共不到1亿元。
关停整改
赫章县税收损失过亿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国务院曾
下令对土法炼锌的企业给予改良
和关闭。但在赫章，却经历了长达
十年的炼锌“生死战”。据悉，2003
年，受国内外锌、铁价格大幅上扬
的影响，全县马槽炉、焙烧炉、六角
炉等炼锌炉迅速恢复到3000多支。

赫章县内蕴藏着33种金属和非
金属矿，储量大、品位高的有13种。
铅锌矿储量居贵州之首，占全省已
探明储量的2/3，锗金属储量居亚洲
第一。

一位炼锌的业主曾提出：“无论
从历史还是资源来看，赫章一时半
会儿都很难发展别的产业。仅有的
一些民间资本，也大都集中在炼锌
产业上，这样拆了建、建了拆，把仅
有的一点财富都折腾完了，今后靠
什么发展？一次拆炉子，至少要损
失1000万元，其实也许用800万元就
可以就地改造上台阶。”

据悉，在环保部门强令当地农
民关闭炼锌炉时, 一些农民竟然把
炼锌炉搬到了自己家中继续炼锌 ,
他们说,这样只污染自己，不会污染
别人了。

2006年，赫章县成立了取缔“两
土”领导小组，取缔死灰复燃的土
法炼锌炉589节、土焦炉78只、锌罐
厂65家。同时一共炸封非法矿井
2000余口，淘汰小炼铁炉58只，改
良焦4家、土法炼锌炉1487节，整合
煤井32口。

面对不断说情的小铁厂老板，
一位乡镇干部直接回答：“你的铁
厂不取缔，我的乌纱帽就要被取
缔。”

2007年，赫章启动了“三个百万
工程”，打造特色产业示范带，即到
2015年全县草地生态畜牧业羊存栏
要达到100万只，全县种植核桃面
积要达到100万亩，中药材种植达
到100万亩。

2009年以来，全县整合资金近2
亿元投入核桃产业发展，核桃栽培
面积达到46万亩，挂果核桃达10万
亩，坚果常年产量突破7500吨，产
值达3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
核桃之乡。

此外，赫章县还在河镇、平山等
乡镇种植高标准中药材16万亩，在
草地生态养羊，形成了以威奢、兴
发、水塘、城关等60公里的示范长
廊，存栏羊达到30万只以上。

重金属污染县整治样本
最严重时三分之一人口铅中毒，历史总产值 1亿元的妈姑镇治污需耗资 3至 7亿元

“土法炼锌”成为赫章县经济支柱，平山、野马川、妈姑等乡镇是炼锌重要地区，同时也是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王利博制图

重金属污染指由重金属或其
化合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其危害
程度取决于重金属在环境、食品
和生物体中存在的浓度和化学
形态。重金属污染主要表现在水
污染中，还有一部分是在大气和
固体废物中。

重金属指比重 (密度 ) 大于 4
或 5 的金属，约有 45 种，如铜、
铅、锌、铁、钴、镍、钒、铌、钽、钛、
锰、镉、汞、钨、钼、金、银等。尽管
锰、铜、锌等重金属是生命活动所
需要的微量元素，但是大部分重
金属如汞、铅、镉等并非生命活动
所必须，而且所有重金属超过一
定浓度都对人体有毒。

铅污染

是可在人体和动物组织中积
蓄的有毒金属。主要来源于各种油

漆、涂料、蓄电池、冶炼、五金等。它
是通过皮肤、消化道、呼吸道进入
体内与多种器官亲和，主要毒性效
应是贫血症、神经机能失调和肾损
伤。铅对水生生物的安全浓度为
0.16mg/L，用含铅 0.1耀4.4mg/L的水
灌溉水稻和小麦时，作物中铅含量
明显增加。

镉污染

镉的毒性很大，主要积蓄在肾
脏，引起泌尿系统的功能变化。镉
主要来源有电镀、采矿、冶炼、燃料、
电池和化学工业等排放的废水。易
受害的人群是矿业工作者、免疫力
低下人群。水中含镉 0.1mg/L时，可
轻度抑制地面水的自净作用，用含
镉 0.04Mg/L的水进行灌溉时，土壤
和稻米受到明显污染，农灌水中含
镉 0.007mg/L时，即可造成污染。

汞污染

汞及其化合物属于剧毒物质，
可在人体内蓄积。主要来源于仪表
厂、食盐电解、贵金属冶炼、化妆品、
照明用灯、齿科材料、燃煤、水生生
物等。进入水体的无机汞离子可转
变为毒性更大的有机汞，由食物链
进入人体，引起全身中毒作用。

铬污染

主要来源于工业颜料以及鞣
革、橡胶和陶瓷原料等。如误食饮
用，可致腹部不适及腹泻等中毒症
状，引起过敏性皮炎或湿疹，呼吸进
入，对呼吸道有刺激和腐蚀作用，引
起咽炎、支气管炎等。水污染严重地
区居民，经常接触或过量摄入者，易
得鼻炎、结核病、腹泻、支气管炎、皮
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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